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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箬横岁坊村的水沥口庙里，有一
只南涂海面浮来的石香炉，关于这只香
炉，其实还有一段传说。
很早以前，坊边有个穷苦的农夫，

名叫张光祖。一天，他拗着一只虾切
（一种类似网兜的捕虾工具）和拔桶（一
种装鱼虾的木桶）去南涂推虾。张光祖
下了泥涂，步入潮水中，吃力地推了个
把时辰，却只推到少数虾蟹。
“太累了，腰酸背疼，腿都软了，我
还是歇会儿先吧。”张光祖自言自语地
说。眼看着太阳快要下山了，他再推了
几次，不料推到一只石香炉。张光祖随
手将香炉翻开，用虾切掏起来，却只有
少量鱼虾。他又继续往前推，推了不多
时，又推到这只香炉，再继续往前推，
又是这只香炉。
一连三次都推到这只香炉，张光祖

觉得很是奇怪，于是他开始祷告：“香炉
啊香炉！你怎么老是缠着我？你若是灵
验，展现出来给我看看。等我鱼虾满载
后，我带你择地立庙祭祀。”果然不出意
料，少顷，鱼虾入网，拔桶很快就被装
满，张祖光如愿以偿。于是，他带着鱼
虾和香炉上了岸，满心欢喜地回家。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草坦的池边，张光

祖想将香炉拿到水池里洗干净再带走。他
放下担子，将香炉拿到池中清洗干净后放
到了岸上，又自己下水洗了个澡。洗好
后，当他双手想拿起香炉时，香炉却好像
三脚生根，用尽力力气也搬不动。
张光祖说：“那好，神炉，你不愿到

我家去，我就将你留在此地吧！”他朝石
香炉叩了几个头，便离开了。
听说石香炉给张光祖带来满桶鱼虾，

四周百姓闻讯后纷纷赶来点香祭拜。而
后，善男信女自发扛来六块石板，在香炉
四周竖起，搭棚盖屋，长时香火不断。不
知过了多少年，当地百姓又给它砌了一间
简陋小庙。曾有看风水的先生路过此地，
绕小庙巡视一圈，抬头东瞧西望，拿着罗
盘东走西走，然后连连称颂：“这是一块
宝地！”又吟诗：“金钩挂月神圣地，浮石
香炉悬庙天。”水沥口庙按地理位置看，
的确是金钩挂月的一块神地。
此庙之后被就地扩建，当地百姓立了

一块庙史石碑，上面记载了石香炉的来
历。

天赐浮石神炉
在箬横落地生根

从前，岭南有个农夫，人长得矮，皮
肤又黑，但是农活干得挺好的。特别是插
田，一天下来他能插5亩田，方圆几十里
的人都听说过他的大名。别家财主雇他插
田，都是出高价请他去的。因为这个农夫
非常勤劳，请他插田的人也特别多，也就
慢慢地攒了一些钱。村里人结合他的相
貌，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土地财主”。
几年过去，士地财主的名气越来越

大，渐渐地，他也骄傲了起来，最后发展
到看不起穷兄弟，大家很难再雇他来插
田。为了摆阔，土地财主出门插田，会在
田横头竖起一串由一百个铜钱穿起的铜钱
串，并放出大话：“谁要是插田比我快，
谁就可以在插到田横头时把这串铜钱拿
走。”
有一日，岭南另一个村的一个老农经

过田横头，看到土地财主正在插田，速度
是真的快——土地财主走在前面插田，旁
边还有两个人在打下手，三个人都是快
手。忽然，老农发现田横头挂着一串铜
钱，觉得奇怪，便问田里其中一个农民，
农民说：“这是我们插田的带头人挂的，
他这是在摆擂台，谁要是插田比他快，到
田横头只要超过他三行，就可以将铜钱串
拿去。”
老农一笑，自言自语道：“有句古话

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万他一输了，不
是要搭上一百个铜钱？那等于这一天的农
活都白干了。”
谁知，这土地财主听到很不高兴，他

伸了一伸腰，嘲笑说：“如果你插田能超
过我三行，我可以再加一双铜钱给你。”
老农一听，连忙摆手说：“不敢，不

敢。”心里却在想着，这土地财主插田只
能算是“蜻蜓点水”，虽说上档，但终究
不抵“燕子掠水”。只是自己年纪大了，
没必要与人争高抢低。土地财主见老农低
着头不声不响地走了，便更加骄傲起来，
放开喉咙喊道：“说实话，你这老头就算
是来给我解秧步（扎秧把的草绳），也不
够资格呢。”
老农回到家里，想着白天的事情，躺

在床上叹着气。这时，他的女儿春姑割猪
草回来了，听到父亲叹气，便问他原因。
老农将白天的事同女儿说了一遍。春姑一
听，十分生气，便对父亲说：“爹，您莫
生气，我们也是插田出身的，哪里会怕
他，明日我便去同他比一比。”老农听
罢，连忙摇手，责怪女儿不要意气用事，
万事要忍，有才不傲人。
这一夜，春姑根本睡不着，心想着自

己没兄弟姐，从小就跟着父亲干农活，父
亲也是被别人称好的插田能手，自己又不
比父亲差，插田都已经到“燕子掠水”的

地步，哪里比不过人家？于是，她决定天
一亮，瞒着父亲去看个究竟。
第二日清早，春姑根据父亲的话，寻

到田头。只见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正在插
田，果真手脚迅速，跟在这人后面的两个
农夫插田速度也很快。她看向了田横头，
那里果然挂着一个铜钱串。
春姑弯下腰，假装问另外两名农夫：

“请问大哥，这田横头的铜钱串是做什么
的？”他们回答：“我们插田的带头人挂
的，要是有谁插田速度能够超过他，这一
百个铜钱就给谁。”
正在说话，土地财主就来话了：“嘿

嘿，小姑娘，你是不是来比赛的？昨天我
听了一个多嘴老头的话，说山外有山，人
外有人，心里很不舒服，于是我加大赌
注，又加上了两个铜钱。你家有谁胆敢来
挑战吗？”
春姑一听这话，心想新加上的两个铜

钱分明是跟她父亲赌气加的，于是越想越
气，便忘掉了父亲的嘱咐，开口问道：
“我可以吗？”
三个人一听，都觉得春姑说的分明是

玩笑话。眼前这位姑娘，细皮嫩肉，青
丝飘飘，两眼水波粼粼，双手十指尖
尖，比仙女还好看，怎么可能会插田？
那土地财主将春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
看到头，然后放出冷话：“你是认真的
吗？”春姑回答：“认真的是怎样？开玩
笑的又是怎样？”土地财主说：“认真的
话，你就下田，我们现在就开始比赛。
若是开玩笑的，你就要负责今天大家的
伙食。”
春姑一听，一脚跳到田里，叫那土

地财主先插三个秧。土地财主说：“也
好，我插完三个秧后，再睡一觉等你。”
只见这土地财主，“滴滴嗒嗒”，速度极
快，真是“蜻蜓点水”。三个秧一插完，
他便伸着懒腰高声叫喊：“小姑娘，来
吧。”只见春姑一掠秧步，一摊秧把，毫
无声响，果真是“燕子掠水”，速度明显
比土地财主的“蜻蜓点水”快多了。
土地财主一见，心中大惊，慌忙弯腰

动手。两人你追我赶，把另外两个农民看
得目瞪口呆。
快到田横头时，土地财主再也招架不

住，一晃身，仰倒在田中央，摔了个四脚
朝天，滚了一身泥。春姑赶忙扶他起来，
连声劝慰不要慌。土地财主心里明白，自
己是比不过春姑了，就直接指着铜钱串
说：“不用再比了，你拿走吧！”说完拔腿
便跑。
春姑摘下两个铜钱，朝着土地财主高

喊：“别跑了，我只要两个铜钱！”这下，
春姑算是给父亲出了一口恶气。

传说以前有个秀才，长得眉清目秀，后娶了张员
外之女为妻，夫妻俩一直恩恩爱爱。不幸的是，就在
秀才准备上京应试赶考时，妻子却因难产而死。秀才
非常伤心，于是变卖家产，厚葬了妻子。从此，秀才
无心读书应考，经常失魂落魄，无事可做，家里也越
来越穷，到了年底还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
有好心人劝秀才要振作精神，不能老坐在家里

发呆，趁年关将近，让他去挣点钱来过年。在别人
的帮助下，秀才在街上摆了个卖字摊，经常帮別人
抄写点内容，勉强可以挣些钱维持生活。
有一天，岳父张员外上街，碰见女婿在摆摊卖

字，心里很不是滋味。秀才见到岳父，更是无地自
容。岳父问起他生活如何，秀才满面通红，吞吞吐吐
地说：“马马虎虎。”临走时，张员外告诉秀才，正月
初四自己做寿，邀他赴宴。秀才连头也不敢抬，嘴里
马上答应着：“是、是，好的、好的。”之后，秀才想
起，拜寿要夫妻双双前去，他到哪里去找个妻子呢？
下午，秀才提早收摊，到表哥李员外家去商量

对策。李员外是秀才的表兄弟，家里很富有，现有
三房太太。秀才将今天在街上碰到岳父叫他正月初
四去拜寿的事情说了一遍，表示自己没了妻子，单
身前去会遭人白眼，遂将意欲借妻的事硬着头皮向
表哥李员外提出。
李员外想了一下，答应借妻，但要求秀才一定

要“上山借，下山还”，秀才高兴地点点头。
秀才、李员外的一言一行，都被躲在屏风后面的

三姨太看到和听到。三姨太心想，秀才一表人才，年
纪与自己又相仿，只是丧妻贫穷，衣衫单薄，可确实
是个好人。而李员外家里富裕，年纪却已六十开外，
性格又暴躁，终究不适合做长久夫妻⋯⋯
正在三姨太思索时，李员外过来，让她正月初

四假扮表弟秀才的妻子，去他岳父家拜寿，走个过
场。问其是否愿意时，三姨太忙回答：“小妾一切听
从老爷安排。”
正月初四一大早，秀才就到了李员外家。三姨

太打扮得很漂亮，已做好随秀才而去的准备。突
然，她拉着李员外说：“老爷，您叫我与您表弟做假
夫妻走亲戚，现在我穿得这么华丽，而您表弟衣衫
单薄，又多补丁，您看是不是太不相称了？”
李员外觉得三姨太说得很有道理，便立即吩

咐：“赶快到楼上去，把我与三姨太拜堂成亲时穿的
衣服拿来，借给我表弟。”
秀才穿好衣服，三姨太又拉着李员外说：“老爷

啊！您看穿这么好衣服的人，在路上双双行走，太
不成体统了。”李员外说：“那三姨太坐轿吧！”三姨
太还不太满意，继续说：“老爷您叫我坐轿，叫您表
弟走路，太不合情理了吧？”于是，李员外吩咐随从
牵来一匹马，叫秀才骑马上路。
三姨太又拉住李员外的衣角：“老爷啊，您看天

下这样大富大贵的人家出门，哪有走亲威不带礼品
去的？您就好事做到底，我和他做假夫妻，到时候
您也有面子。”李员外一想，也有道理，又立即吩咐
随从去街上把礼品操办来。
就这样，秀才骑着高头大马，“妻子”三姨太坐

在后面的轿子里，一路七担八扛、大模大样地来到
岳父张员外家。张员外见了秀才夫妻俩格外开心，
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拜寿开始，礼炮齐鸣，秀才夫
妻进入寿堂，规规矩矩，双双跪拜。
不料，拜寿结束后，天空下起鹅毛大雪，不到

一个时辰，满地雪白，根本分不清哪是道路、河
流、田野。张员外吩咐，怕回去的路上不小心出人
命，全部客人都留在府中过夜，等雪停了再出发。
黄昏时刻，雪依旧下个不停，秀才心里如油

煎——“妻子”是向表哥借来的，答应他日出借，
日落还，现在下雪回不去，怎么办？
毕竟不是真夫妻，当天夜里，秀才准备坐着过

夜，把床留给三姨太睡。上半夜，他还能点灯读
书，可到了下半夜，就开始冻得浑身发抖。这时，
睡在床上的三姨太说：“你这个书呆子，你今晚与我
同床也好，不同床也好，在别人和李老爷面前你能
解释得清吗？他们会相信吗？所以你这是何苦呢？
天气这么冷，你真的想冻死吗？赶紧上床吧！”秀才
经不住冻，终究还是爬上了床。
第二天雪停，秀才一行回到李员外家，李员外说

秀才没有履行“上山借，下山还”的诺言，要与秀才
和张员外打官司。为什么要和张员外打官司呢？李员
外心里是这么想的：秀才是个穷人，打赢了官司也捞
不到好处，但是他岳父张员外有家产，赢了官司有
田、有地可判。于是，李员外在状纸上写上“张员外
与秀才合谋，夺走我妻刘氏”。
状纸递进衙门，县官传唤被告、原告、当事人

到大堂，询问了原告李员外有关秀才和其岳父张员
外合谋夺其妻的事情经过，又问了当事人三姨太。
三姨太说：“老爷同意将我借给表弟秀才做假夫妻，
又借了车、马、礼品去其岳父家拜寿，只因大雪封
路，不能及时赶回家中。上半夜不同床下半夜同
床，也是因为这寒冷的天气实在让人受不了，秀才
扛不住冻，下半夜才上床睡觉。”
县官问李员外：“三姨太、车、马、礼品是你主

动愿意借的，还是张员外和秀才合谋夺去的？”李员
外答不上。
县官将惊堂木一拍：“李员外，你既然同意借妻

给别人，怎么可以诬陷他人夺妻？”事情属实，三姨
太又帮秀才说话，李员外哑口无言。县官又将惊堂
木一拍：“张员外，你知罪否？你家这么富有，女婿
为了你女儿的丧事潦倒街头，你却见死不救！本官
本该判你坐牢，见你年事已高，就判你划出田地一
百亩，给秀才为业。”张员外慌忙点头称是。
后来，秀才和三姨太成了真正的夫妻，打理着

张员外划给他的一百亩田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聪明反被聪明误
李员外赔了夫人又折兵土地财主比插田


